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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　 要〕清华简«五纪»中有关黄帝蚩尤之战的记载ꎬ对于兵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ꎮ 在战前的动员过程

中ꎬ蚩尤创设了锥阵、圆阵、方阵等阵法ꎬ并以口号指挥阵型变换ꎮ 黄帝则用军旗号令三军ꎬ他的麾下有多个以豪

猪、猛虎等野兽为图腾的部族ꎬ这些部队也是用旗帜来辨明所属的ꎮ 按照简文的说法ꎬ这场大战之后ꎬ黄帝使用

过的军事仪仗被一直沿用下来ꎮ 后世的军队在训练中要以模仿禽兽动作的军舞进行操练ꎬ同时也会呼喊口号并

奏乐唱歌ꎮ
〔关键词〕清华简ꎻ«五纪»ꎻ兵书ꎻ军阵ꎻ军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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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清华简中新整理公布的长篇竹书 « 五

纪»ꎬ〔１〕 思想内涵丰富、理论体系完整ꎬ是一篇不

可多得的战国文献资料ꎮ〔２〕 该篇的后半部分ꎬ用
很长的篇幅记述了黄帝的事迹ꎬ其中的蚩尤作五

兵、黄帝借助天神之力杀之等ꎬ都是后世广为传

颂的故事传说ꎮ〔３〕

在中国古代的兵书与兵学体系中ꎬ黄帝以及

蚩尤等与之相关的人物经常是论兵者著书立说

时所托名的对象ꎮ 见于«汉书􀅰艺文志»的相关

兵书ꎬ就至少有«黄帝»十六篇、«蚩尤»二篇ꎬ此
外«蹴鞠»二十五篇据说也与黄帝有关ꎮ 在战国

兵家的话术中ꎬ黄帝俨然就是兵法的开创者ꎮ 清

华简中这篇由战国人编纂的«五纪»ꎬ在叙述黄

帝、蚩尤的兵争时ꎬ亦不乏与阵法、号令等军事技

术以及图腾、旗帜、军舞、战歌等军事仪仗相关的

记载ꎮ 本文拟在整理报告基础上ꎬ对这一部分的

内容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ꎬ希望引起军事史、古
代兵学方面的专家的重视ꎮ

一、蚩尤之师的阵法与号令

简文讲到蚩尤作乱ꎬ在军事上作了如下准备:
黄帝有子曰蚩尤ꎬ蚩尤既长成人ꎬ乃作为

五兵ꎮ 五兵既成ꎬ既礳、既砺、既锐ꎬ乃为长兵

短兵ꎬ乃 为 左 营 右 营ꎮ 变 诣 进 退ꎬ 乃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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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呼)△:设锥为合ꎬ (呼) 曰武散ꎻ设方为

常ꎬ (呼) 曰武壮ꎻ设圆为谨ꎬ (呼) 曰阳

先ꎬ将以征黄帝ꎮ (简 ９８ － 简 １００)
根据简文的描述ꎬ蚩尤在征伐黄帝前的军事动员

是多方位的ꎮ 除了要备足“五兵”等武器装备ꎬ
他还进行了部队编制方面的改革ꎬ也就是“乃为

左营右营”ꎮ 清华简«越公其事»记载勾践伐吴

前曾“中分其师以为左军、右军ꎬ以其私卒君子六

千以为中军”ꎬ〔４〕 以及文献中著名的“西六师”
“殷八师” “晋三军”等ꎬ其实都是为了协同作战

而设置的部队建制ꎮ
古人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一般都要进

行名为“蒐”的军事演练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

了使部队能够更好地统一行动、协作如一ꎮ 在作

战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之后ꎬ还会设立多样化的阵

法ꎮ 兵家讲求用兵求变ꎬ简文的“变诣进退”指

的是在进、退等不同的作战阶段要变换不同的队

形阵法ꎮ 而下面所说的“设锥为合”“设方为常”
“设圆为谨”ꎬ就是具体的阵型及其行用的场景ꎮ

锥、方、圆作为阵法见于银雀山汉简 «十

阵»ꎬ其云:“凡阵有十:有方阵ꎬ有圆阵􀆺􀆺有锥

行之阵”ꎮ〔５〕对于这些阵法如何使用ꎬ该篇也有描

述:“方阵者ꎬ所以剸也ꎮ 圆阵者ꎬ所以槫也􀆺􀆺
锥行之阵者ꎬ所以决绝也ꎮ” 〔６〕 以此为参照ꎬ可知

简文所载蚩尤创设的阵法中ꎬ“设锥为合”即是

用锥形阵来合兵攻坚ꎮ 银雀山汉简«孙膑兵法􀅰
威王问»载:

孙子曰:“锥行者ꎬ所以冲坚毁锐也ꎮ” 〔７〕

«十阵»也说:
锥行之阵ꎬ譬之若剑ꎬ末不锐则不入ꎬ刃

不薄则不剸ꎬ本不厚则不可以列阵ꎮ 是故末

必锐ꎬ刃必薄ꎬ本必鸿ꎮ 然则锥行之阵可以决

绝矣ꎮ〔８〕

“设方为常”即使用方形阵来常规行军ꎮ «十阵»
的相关描述是:

方阵之法ꎬ必薄中厚旁ꎬ车阵在后ꎮ 中之

薄也ꎬ将以 也ꎮ 重□其□ꎬ将以剸也ꎮ 车阵

在后ꎬ所以□􀆺􀆺〔９〕

“设圆为谨”大概是说驻守戒备时要保持圆形阵ꎮ
银雀山汉简«十问»云:“敌人圆阵以胥ꎬ因以为

固”ꎮ〔１０〕可见圆形阵在防守时确是行之有效的ꎮ
由于阵法需要根据作战形势不断变化ꎬ因此

军队统帅或指挥官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指挥手

段来号令阵型的转换ꎮ 上博简«陈公治兵»记载

陈公整饬楚国军队ꎬ是通过击打乐器来发号施令

的:
小人将车为主焉ꎬ或持八鼓五爯ꎬ钲铙以

左ꎬ錞于以右ꎬ金铎以跪ꎬ木铎以起ꎬ鼓以进

之ꎬ鼙以止之ꎮ 澫以壮士ꎬ乔山以退之ꎮ〔１１〕

除了以钟鼓号令部队外ꎬ常见的还有用旗帜来指

挥ꎬ由于下文还会有涉及ꎬ在这里就不多论述了ꎮ
而简文中蚩尤指挥部队“变诣进退” 的手

段ꎬ则是“乃为 (呼)△”ꎮ 对于前一字“ ”ꎬ整
理报告是将之读为“號”的ꎮ 但是在我们看来ꎬ
“ ”字在简文中作动词时皆应读“呼”ꎮ “呼”与
“號”音义皆近ꎬ“ ”在楚简中借用为二字的例

子均有很多ꎮ 但是“ ”字在下文中就有与“应”
对举(简 １１６)以及与“唱”连用(简 １１７)的情况ꎬ
显然还是统一读为“呼”更为贴切ꎮ

其后一字△的字形为 (简 ８８)ꎬ整理报告采

用的意见是隶定作“媻”ꎬ读为“班”ꎬ意思是班

次ꎮ 但是无论“呼班”还是“號班”均不辞ꎬ说蚩

尤因之指挥部队ꎬ从文意的角度也很难讲通ꎮ 其

实楚简中很多上“舟”下“女”之形的字ꎬ都是作

“丮” 用的ꎮ〔１２〕 如本篇第 １０４ 简 “丮砺武” 的

“丮”ꎬ就写作“ ”ꎬ而作为“ ”字偏旁的“丮”写
作此形的ꎬ更是不胜枚举ꎮ 最为关键的是ꎬ下文

简 １１５ 有“祝宗 (呼)丮”ꎬ简 １１６ 有“ (呼)曰
􀆺􀆺应曰􀆺􀆺丮曰”ꎬ显然是应该与这里的“乃为

(呼)△”放在一起考虑的ꎮ 但是在后两例的字

形“ ”中ꎬ就没有“攴”或“殳”形ꎬ只能视作楚文字

中“丮”的特殊写法ꎬ而无法与“媻”字联系起来ꎮ
因此ꎬ“乃为 (呼)△”的△还是应该隶定

为“ ”ꎬ宜从“丮”出发来作解ꎮ 根据王子杨先

生的研究ꎬ甲骨文中有一类从“丮”的“ ”字ꎬ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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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“祝”字的异体ꎮ〔１３〕 至于“ ”字为什么可以用

为“祝”ꎬ谢明文先生给出的解释是“丮”有“夙”
音ꎬ〔１４〕因此“祝”可以换用声符写作“ ”ꎮ 可以

作为参证的是ꎬ清华简 «摄命» “夙夕经德” 的

“夙”即是写作从“夕”从“丮”的“ ”形ꎮ 所以ꎬ
此处的“乃为 (呼) ”ꎬ以及下文的“祝宗

(呼)丮”等ꎬ其实都应读为“呼祝”ꎮ 祝也有呼号

之义ꎬ“呼祝”二字实为同义连用ꎮ 而“呼祝”之

读ꎬ其实«五纪»篇中即有内证ꎬ在本篇的简 ５２ 与

简 ５９ 均有标准写法的“ (呼)祝”ꎮ
在解决了“呼祝”的释读问题后ꎬ便可知简

文所谓“变诣进退ꎬ乃为呼祝”ꎬ就是说蚩尤是用

呼喊口令的方式来指挥军队转换阵型的ꎮ “设锥

为合ꎬ呼曰武散”ꎬ若要命令部队用锥阵冲锋ꎬ就
喊“武散”ꎻ“设方为常ꎬ呼曰武壮”ꎬ若要命令部

队用方阵行军ꎬ就喊“武壮”ꎻ“设圆为谨ꎬ呼曰阳

先”ꎬ若要命令部队用圆阵守备ꎬ就喊“阳先”ꎮ
这种军事活动中用人声呼喊出的号令ꎬ到近代仍

然在用ꎬ犹如今之“立正”“稍息”“冲锋”等ꎮ

二、黄帝之师的图腾与军旗

关于黄帝是如何号令三军的ꎬ«五纪»没有

明确地进行描述ꎮ 但从简文的一些蛛丝马迹来

看ꎬ黄帝乃是用军旗来指挥部队协同作战ꎬ而他

所统属的各支部队ꎬ则各以一种猛兽作为旗帜上

的图腾ꎮ
简文讲到黄帝为了应对蚩尤的叛乱ꎬ也进行

了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动员ꎮ 在一切准备妥当ꎬ部
署作战计划之时ꎬ有这样一个仪式:

黄帝乃服鞭ꎬ陈两参ꎬ传五 ꎬ丮砺武ꎬ焉
左执黄钺ꎬ右麾旐ꎬ呼□□□□□□曰:时汝

高畏ꎬ时汝鬼魃ꎬ时汝四荒ꎬ磔撼蚩尤ꎬ作遏五

兵ꎮ (越)高畏ꎬ撼征阻横ꎬ圉汝水ꎬ梏乃

锥于方ꎬ武乃摄威ꎮ (简 １０４ － 简 １０６)
黄帝在指挥“高畏” “鬼魃” “四荒”等参战人员

时ꎬ“左执黄钺ꎬ右麾旐”ꎮ 类似的仪仗见于«尚
书􀅰牧誓»ꎬ其载周武王牧野伐纣ꎬ亦是“左杖黄

钺ꎬ右秉白旄以麾”ꎮ〔１５〕 此外ꎬ«史记􀅰齐太公世

家»也有“师尚父左杖黄钺ꎬ右把白旄以誓”的说

法ꎮ〔１６〕麾ꎬ挥也ꎬ挥动旗帜来指挥作战也是古人

军争过程中的常用手段ꎮ 上博简«容成氏»载:
“禹然后始为之号 旗ꎬ 以 辨 其 左 右ꎬ 使 民 毋

惑”ꎮ〔１７〕在人声不可及的时候ꎬ用旗语来传达命

令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ꎮ
值得注意的是ꎬ«牧誓»中周武王“右秉白旄

以麾”ꎬ用来指挥作战的是一面“白旄”ꎬ而«五
纪»中黄帝号令部队所用的旗帜则是一面“旐”ꎮ
«诗经􀅰出车»:“设此旐矣ꎬ建彼旄矣”ꎬ毛传:
“龟蛇曰旐ꎮ” 〔１８〕可知“旐”乃是一种旗面上画有

龟蛇的旗帜ꎮ 古人常有以飞禽走兽为图腾装饰

军旗的作法ꎬ如«墨子􀅰非攻下»载天赐武王“黄
鸟”之旗ꎬ上博简«陈公治兵»有“猿旗”ꎬ〔１９〕 前引

«容成氏»之文中也有禹制之旗绘有蛇、熊、鸟等

动物的记载ꎮ 这类旗帜出现最集中的是在清华

简的«晋文公入于晋»篇ꎬ其载:
乃作为旗物ꎬ为升龙之旗师以进ꎬ为降龙

之旗师以退ꎬ为左􀆺􀆺为角龙之旗师以战ꎬ为
交龙之旗师以舍ꎬ为日月之旗师以久ꎬ为熊旗

大夫出ꎬ为豹旗士出ꎬ为荛采之旗侵粮者

出ꎮ〔２０〕

可见熊、豹以及各种类别的龙ꎬ都是可以作为绘

制在军旗上的图腾的ꎮ 而旗帜之所以象以猛兽ꎬ
则应如«释名􀅰释兵»所说的那般ꎬ“军将所建ꎬ
象其猛如熊虎也ꎮ” 〔２１〕

根据«史记􀅰五帝本纪»的记载ꎬ黄帝曾“教
熊罴貔貅貙虎ꎬ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”ꎮ〔２２〕 这

当然不意味着黄帝真的可以驱使虎豹等猛兽参

与作战ꎮ 前人早已指出ꎬ所谓“熊罴貔貅貙虎”ꎬ
只不过是六个以猛兽为图腾的氏族ꎮ〔２３〕 他们虽

协助黄帝作战ꎬ但各有本部番号ꎬ而用以辨明所

属的ꎬ就是这种绘有自己部落图腾的军旗ꎮ
类似的情形ꎬ其实在 «五纪» 中已有反映ꎮ

据简文ꎬ黄帝在部署完作战方略后ꎬ“ 乃诣ꎬ

大溃蚩尤”ꎮ 前一字字形作 (简 １０５)ꎮ 整理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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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将之隶定为“ ”ꎬ应无太多疑问ꎮ 但把此字读

为“肆”ꎬ后一字“ ”读为“号”ꎬ“肆号乃诣”的

语义其实不太显豁ꎮ 在我们看来ꎬ“ ”字在这里

用的应该就是它原本的字义ꎮ «说文» “ ꎬ修豪

兽也”ꎬ字乃是豪猪的象形ꎮ 至于“ ”字ꎬ亦是

直接读为“虎”就好ꎮ “ 虎乃诣ꎬ大溃蚩尤”ꎬ是
说以豪猪和猛虎为图腾的两个部族抵达了战场ꎬ
一举歼灭了蚩尤的军队ꎮ

实际上ꎬ“ ”字在黄帝部署作战的那段简文

里已经出现过ꎬ所在的文句为“ 高畏ꎬ撼征阻

横”ꎮ 整理报告读“ ”为“肆”ꎬ读“ ”为“越”ꎬ
认为“肆越”是极高远的意思ꎬ用以形容帮助黄

帝作战的天神高畏ꎮ 我们认为ꎬ此处的“ ”字亦

应如字读ꎬ解为以豪猪为图腾的部族ꎮ 而“越”
在«尚书»中常可训为“及” “与”ꎬ于此处表示

“ ”与“高畏”的并列关系ꎮ “ 与高畏ꎬ撼征阻

横”ꎬ是说在黄帝的作战部署中ꎬ豪猪部族与天神

高畏有着清障开路的职责ꎬ乃是黄帝一方的先锋

部队ꎮ
如果以上论述可以成立ꎬ那么直接参与了黄

帝与蚩尤这场大战的ꎬ除了“高畏” “鬼魃” “四
荒”等天神ꎬ至少还有“ ”“虎”等以野兽为旗号

的部族ꎮ 在讲完黄帝的作战部署后ꎬ简文略有残

缺ꎬ作“四荒□□□[缰(张)]”ꎮ 此处约缺四字ꎬ
第四字根据残笔以及韵律可知应为“缰”字ꎬ读
为“张”ꎮ 其余缺字ꎬ疑可补为“四荒之旗物张”ꎬ
是说四荒等参战部队的旗帜都得到了伸张ꎮ

三、军事训练与军舞战歌

根据简文的描述ꎬ黄帝在大胜蚩尤后将其肢

解ꎬ所开创的太平盛世为天下所喜ꎮ 而黄帝在与

蚩尤作战时使用过的军事礼仪ꎬ也为后世“亲自

率师攻邦围邑”(简 １１２)的侯王所赓续ꎮ 简书从

第 １１２ 支简到 １２０ 支简ꎬ所述原应皆是描述师旅

操演、征伐时行用的“军礼”ꎮ 然而非常可惜的

是ꎬ此中恰好缺失了两支简ꎬ给整段简文的理解

带来了不小的困难ꎮ 但是细绎其文ꎬ其中有一部

分文字显然应与军舞战歌等军事训练有关ꎮ

简文于军争中所行的祭祀典礼之后ꎬ有这样

一段记述:
走御晋告ꎬ呼曰武壮ꎬ应曰正匡ꎬ丮(祝)

曰奚尚ꎮ 措牙奋指ꎬ呼唱:大明弥巨ꎬ匡废摄

威ꎮ (椇)ꎬ坸 (拘) 秉句 (狗) 羊ꎬ缰

(疆) (地)大 (振):左距右距ꎬ左牙右牙ꎬ
左弼右弼ꎬ进退以我ꎬ左营毋过ꎬ右营毋过ꎬ走
晋唯加(力)ꎮ (简 １１６ － 简 １１８)

“走御”即奔走御侮之人ꎬ也就是参与作战的兵

士ꎮ 他们在晋告之时ꎬ所呼、所应、所祝的为“武
壮”“正匡”“奚尚”ꎬ与上文中蚩尤的口令有一些

相似之处ꎬ有可能是兵士在操练过程中喊的口

号ꎮ
“措牙奋指”ꎬ大概是兵士进行训练时的神

态ꎬ类似于现在所说的咬紧牙关、绷紧关节ꎮ “呼
唱”所引领的八字“大明弥巨ꎬ匡废摄威”ꎬ也是

训练中喊的口号ꎮ “大明”就是太阳ꎬ我们在下

文中还将加以论证ꎮ “弥巨”形容的是太阳的光

辉ꎬ“大明弥巨”乃是兵士们对自己赫赫军威的

标榜ꎮ 而“匡废摄威”ꎬ则是对军队使命的表述ꎬ
类似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口号“振兴中

华”ꎮ
之后的简文ꎬ由于“ ”后数字基本不可识ꎬ

这几句的具体所指着实难以确解ꎮ 出于审慎的

态度ꎬ整理报告对此句基本没有进行破读与注

释ꎮ 我们大胆猜想ꎬ这几句话描述的很可能是军

队训练时操练军舞的场景ꎮ
“ ” 字从 “手” “具” 声ꎬ或可读为 “椇”ꎮ

«礼记􀅰明堂位»:“殷以椇ꎬ周以房俎”ꎮ〔２４〕 椇是

古代祭祀用的架子ꎬ用来放置宰杀的牲口ꎮ “
椇”ꎬ可能是围绕 “椇” 的某种仪式ꎮ 其下的

“坸”可读为“拘”ꎬ与“秉”为同义连用ꎮ 而“句”
或应读“狗”ꎬ«说文»:“狗ꎬ犬也ꎮ 大者为犬ꎬ小
者为狗”ꎮ “狗羊”即“犬羊”ꎬ是常见的祭祀用

牲ꎮ 在“椇”前拘持犬羊ꎬ应该还是与“军礼”中

的祭祀有关ꎮ
简文接下来又说“缰 大 (振)”ꎬ这又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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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意思呢? 其中从“它”从“攵”的“ ”字ꎬ在
本篇中多次出现ꎬ整理报告是统一读为“施”的ꎮ
我们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ꎬ«五纪»中

很多从“它”的“ ”字或“坨”字ꎬ其实是应该读

为“地”的ꎮ〔２５〕熟悉古文字演变规律的学者都知

道ꎬ“地”字本是从“也”声的ꎬ但是古文字中“也”
与“它”经常互讹ꎬ到后来从“也”与从“它”就没

有区别了ꎮ 简帛材料中从 “它” 的 “坨” “沱”
“迱”等字都可以作为“地”的假借ꎬ相关的例子

非常之多ꎮ〔２６〕 在确定了 “ ” 应读为 “地” 后ꎬ
“缰”字也宜因之读为“疆”ꎮ “疆地”为同义连

用ꎬ“疆地大振”是说地面发生了剧烈的震动ꎮ
那么又是什么行为会使得地面震动的呢?

答案就是军队训练时跳的军舞ꎮ 上古时期进行

军事操练ꎬ有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演练军舞ꎮ
«左传»庄公二十八年载:“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

人ꎬ为馆于其宫侧ꎬ而振万焉ꎬ夫人闻之ꎬ泣曰:
‘先君以是舞也ꎬ习戎备也’”ꎮ〔２７〕 按照文夫人的

描述ꎬ楚文王曾以振万之舞“习戎备”ꎬ古人所谓

万舞ꎬ指的就是一种军事舞蹈ꎮ
值得注意的是ꎬ上古的军事舞蹈很多都是模

仿猛兽行迹编排出来的ꎮ «尚书􀅰牧誓»载有周

武王对军队的操练ꎬ且具其文:
今日之事ꎬ不愆于六步、七步ꎬ乃止齐焉ꎮ

夫子勖哉! 不愆于四伐、五伐、六伐、七伐ꎬ乃
止齐焉ꎮ 勖哉夫子! 尚桓桓ꎬ如虎、如貔、如

熊、如罴ꎮ〔２８〕

此中的“步” “伐”ꎬ一般都解为舞步ꎮ 周武王希

望他的军队在模仿猛兽的动作跳舞后ꎬ能像虎、
貔、熊、罴一般勇猛ꎮ 而«五纪» 所载的这套军

舞ꎬ也很明显与飞禽走兽有关ꎮ 距、牙均是禽兽

的攻击性器官ꎬ«淮南子􀅰兵略训»:“凡有血气

之虫ꎬ含牙带角ꎬ前爪后距”ꎮ〔２９〕 简文的“左距右

距ꎬ左牙右牙ꎬ左弼右弼”ꎬ是说士兵像禽兽亮出

爪牙一样左右挥动武器ꎮ “进退以我ꎬ左营毋过ꎬ
右营毋过”ꎬ是说部队的进退有章法而不逾越ꎮ
“走晋唯加(力)”ꎬ“加”应读为“力”ꎬ在本篇中

有显豁的例证ꎬ此句的大意是兵士通过军舞进行

训练后变得更加孔武有力ꎮ
在先秦时期ꎬ诸如“祀与戎”这样的重要典

礼中ꎬ往往是诗乐歌舞相配的ꎮ «礼记􀅰祭统»
曰:“升歌«清庙»下而管«象»ꎬ朱干玉戚以舞«大
武»”ꎮ〔３０〕在操练军舞时ꎬ亦当配有歌乐ꎮ 验诸简

文ꎬ也确是如此ꎮ 简文接下来就说:
三现(管)三歌ꎬ散军之仪ꎮ
现(管)曰«武壮»ꎬ后歌曰:“昭昭大明ꎬ

大明行礼ꎬ如日之不死ꎮ”
现(管)曰«正匡»ꎬ后歌曰:“昭昭奚明ꎬ

奚明行义ꎬ如月之不徙ꎮ”
现(管) 曰 « 奚 尚»ꎬ 后 歌 曰: “ 振 振 尚

(上) (地)ꎬ散民如时ꎬ合民如时ꎬ散则摄ꎬ
溃则合ꎮ”(简 １１８ － 简 １２０)

简文的“现”字ꎬ从玉见声ꎬ读为同在见母元

部的“管”ꎬ即以管乐器演奏的乐曲ꎮ 三管三歌ꎬ
«仪礼􀅰大射仪»:“乃歌«鹿鸣»三终􀆺􀆺乃管

«新宫»三终”ꎬ正是管乐三终并歌诗三终ꎮ «五
纪»中的三首管乐ꎬ乐名分别为“武壮” “正匡”
“奚尚”ꎬ正可与上文中兵士操练时所喊的口号

相应ꎮ
管奏«武壮»时“后”所歌之诗ꎬ且名之为«昭

昭大明»ꎮ “昭昭” 为诗书习语ꎬ乃光明之谓ꎮ
“大明”就是太阳ꎬ由这首歌的第三句“如日之不

死”可以确证ꎮ “昭昭大明”是对太阳光辉的赞

美ꎬ西汉董仲舒所作祝辞就有 “昭昭大明” 之

叹ꎮ〔３１〕 “大明行礼”ꎬ是说日所执掌的是“礼”ꎮ
«五纪»开篇将天地神明与五德相配ꎬ“日”就是

“尚章司礼”的ꎮ 而“如日之不死”ꎬ便是说“日”
所行之“礼”就像太阳一样永远不会消亡ꎮ

管奏«正匡»时“后”所歌之诗ꎬ且名之为«昭
昭奚明»ꎮ “奚明”即“小明”ꎬ与“大明”相应ꎬ显
然就是指月亮ꎮ “奚明行义”ꎬ在«五纪»的配比

中ꎬ“月”也确是“尚正司义”的ꎮ 而“如月之不

徙”ꎬ便是说“月”所行之“义”就像月亮一样永远

不会改变ꎮ
管奏«奚尚»时“后”所歌之诗ꎬ且名之为«振

振上地»ꎮ “振振”ꎬ用以形容盛大、仁厚之貌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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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左传» 僖公五年:“均服振振ꎬ取虢之旗”ꎮ〔３２〕

“ (振)”也可通“祗”ꎬ“祗祗”是敬畏的意思ꎮ
简文“尚”字ꎬ可读为“上”ꎮ 上博简«容成氏»“上
下皆精”语ꎬ“上下”的“上”即用“尚”字来表示ꎮ
另外马王堆帛书«周易»中用作上爻的“上”ꎬ也
有很大一部分都是“尚”字ꎮ “上”又可以引申为

“天”ꎮ «尚书􀅰文侯之命»:“昭升于上”ꎬ马融

注:“上ꎬ谓天”ꎮ〔３３〕 至于“ ”字ꎬ则应读为地ꎬ前
文已经论述过了ꎮ 这首诗中的“上地”ꎬ其实就

是“天地”ꎮ “天地”与前两首的“日”和“月”ꎬ是
可以对应的概念ꎮ “振振上地” 或者 “祗祗上

地”ꎬ就是伟大的天地、可敬的天地ꎮ “散民如

时ꎬ合民如时”ꎬ“如时”就是“如是” “如此”ꎮ 那

么要“散民” “合民”ꎬ究竟应如何做呢? 这首歌

的最后两句给出了答案:“散则摄ꎬ溃则合”ꎮ 大

概意思是要用恩威并施的方法来牧民ꎮ

四、结　 语

中国古代的军事典籍有“兵家四势”之说ꎬ
也就是«汉书􀅰艺文志􀅰兵书略»所划分的“兵
权谋、兵形势、兵阴阳、兵技巧”四派ꎮ 就本篇而

言ꎬ阵法、号令、旗帜等与军事指挥相关的内容属

于“兵形势”ꎬ军舞、战歌等军事训练则是“兵技

巧”ꎮ 这类具体操作层面的基础内容ꎬ在唐宋以

后的兵书中描述得比较多ꎬ而先秦古书则极少涉

及ꎮ «五纪»这篇战国文献的发现ꎬ很好地弥补

了早期兵书文献中抽象内容多而实用性不足的

缺陷ꎮ 而该篇的相关记载又托名于黄帝、蚩尤ꎬ
对于我们理解先秦兵学的思想流派以及兵书的

形成发展均有里程碑式的意义ꎮ

注释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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